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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

黑色的新式“伏尔加”小轿车在茫茫的春雨中穿过绿色海洋般

的中部平原,由北往南,向省城飞驰而行,车轮在积水的柏油路面

溅起一溜白雾。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的冲积阶地和两级台原,像一

抹荒凉的海岸线消失在了北方遥远的天边。透过车窗,从辽阔的

平原上望过去,南方巍峨的横断山脉渐渐出现在视野之内。一列

列钢蓝色的山峦像大海中的舰队一般威严;突兀的峰巅之上,隐约

可以 见那白皑皑的积雪。
小汽车在奔驰 。绿色 。还是绿色 。无边的绿色中 ,有时会闪

过一片绯红或一方金黄———那是大片返青的麦田中盛开的桃花和

油菜花。温暖的春天从中国的南方走来,开始用生命的原色装饰

北方的大地了。
绿色中飞驰的小车急速地绕过一个抛物线似的大弯道,把弧

线内一座巨大的化工厂甩在后面,重新转入笔直的路面,在平原上

继续向南飞奔。道路两旁晃过一排排青杨绿柳,那枝叶被雨水洗

得油光鲜亮;成对的燕子翻飞着低掠过雾气腾腾的麦田,用它黑色

灵巧的剪刀裁剪密麻麻的雨丝……
乔伯年沉默地坐在车内,对原野上的一派春光并不特别在意。

他不是诗人,也不是游客,看来无心观赏这撩拨人的飞红流绿。
实际上,在这个头发斑白的人眼里,此刻车窗外依次出现的只

是这个内陆省的三种截然不同的地貌。北方那消失了的一抹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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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,就是荒凉的黄土高原。那里沟壑纵横,土地被流水切割得支离

破碎,面积却要占全省版图的百分之四十五。这季节那里仍然是

一望无际的荒凉———他出生在那里,闭住眼也能看见故乡一年四

季的景象。
展现在眼前的这几百里绿色平原,当然是全省的“白菜心”了。

这块肥得流油的土地,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“白菜心”———散布

在平原上那一个个小山似的古代帝王的坟冢就是证明。不过,对
于全省来说,这块风水宝地毕竟太小了,面积只占百分之十九。

南边云雾缭绕的蔚蓝色山峦,是亚细亚两个庞大水系的分水

岭。那里土壤单薄,怪石嶙峋,属半封闭状态的贫瘠山区。
中间一点“白菜心”,周围全是“菜帮子”,这就是本省大自然面

貌的写照。多少年来,南北广大山区的千百万人,连起码的温饱问

题都没有解决。正因为如此,他,刚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,此刻哪

有心思把这大自然的风光看成是一幅五彩画图呢? 他深知这些美

妙画面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景象。他深感责任重大。他的心情

是沉重的。是啊,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三千万人口哪!
省委书记坐在车内,罗着腰,只是沉默地一支接一支抽烟。他

身躯高大,但并不壮实。脸色是黝黑的,皮肤已经失去了光泽。颧

骨和前额都很突出,整个头颅像一块粗糙的岩石。头发已经斑白

了,并且脱得稀稀疏疏。
这样的人物,面部总会有一些特点———乔伯年的特点主要表

现在眼睛里。即使是缺乏睡眠,这两只眼睛也总是充满了活力和

机警,并且像年轻人一样闪烁着锐利的光芒。当然,如果走起路

来,那神态就更像一个小伙子。
其实他已经五十八岁了。他原来的身体倒不像现在这样瘦

削———当年曾经像运动员一样健壮哩。可惜一副好身体在“文革”
的牛棚和监禁中耗费了大半。唉! 那时间,他本以为,自己的后半

生就要在“牛圈”里窝囊地结束了,而不能再出去为人民拉犁耕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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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能想到,在他接近花甲之年,中央却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来

担当。
责任的确是重大啊! 他在上任前就充分估计到了这里工作面

临的困难性。但一进入实际环境,困难比想象到的更为严峻。
可是话说回来,如果没有困难,此地一片歌舞升平,那要他乔

伯年来干啥? 党不是叫他来吃干饭的,而是叫他来解决困难的!
他意识到,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、也许是最后一次为国为民效大力

的机会了。他决不能辜负中央的希望和信任。记得离京前,中央

一位老领导特意找他谈话,鼓励他放开手脚工作,以便迅速打开这

个省的落后局面。他是有信心的。去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

全会,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,同时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

前景。他强烈地意识到,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,而眼下又是一

个艰难的转折阶段:既要除旧,又要布新;这需要魄力,需要耐力,
需要能力,需要精力,当然也需要体力———尽管这一切他乔伯年都

不够,但他自信他的生命还具备最后的爆发力!
他是在中央任命后第二天就到这里上任的。只有多病的老伴

和他同行而来。他们几个大点的孩子都已经在北京参加了工作。
小女儿倒正好前年考上了这个省会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,能和他

们团聚了。他老伴浑身是病,这几年除自己不能照顾家人,还要家

人照顾她。亲爱的秀英在“文革”中他被监禁后,一边工作,一边拉

扯孩子,还要为他的命运焦虑———积劳成疾啊! 没有秀英,他说不

定也就早垮了。尽管他眼下工作繁重,又一大把年纪,但只要有空

子,他就尽力照顾老伴。小女儿虽然在这个城市,但不能让孩子耽

误学习回家来侍候她妈。新来的保姆是个农村姑娘,刚到几个月,
还有些拘束,家务活上有时还得要他给这孩子当助手……

省委书记在车里一边抽烟,一边静静地望着车窗外绿色无边

的麦田。  春雨中,农人们戴着草帽,正在大田里抡着胳膊抛撒

化肥。这场雨太好了,正赶上了农时。不知道北边和南边的山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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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没下雨。他在心里说:老天爷! 最好给那两个地方多下一点雨

吧! 没有办法,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你吃饭哩!
是的,南北两个山区一直是乔伯年最为关心的地方。他到职

后最先跑的就是那两个地方。这是他工作的重点。跑一跑,更心

焦。那里农村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为紧急状态。但最令他心焦的

是,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,那里的领导往往受“左”的思想影响越

深,脑筋也更僵化。改变那里的极度贫困状况首先要改变那里的

领导状况。这是最咬手的问题。他已经让省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副

书记石钟同志尽快提出意见,调整和加强南北几个地区的领导班

子……
乔伯年用指关节揉揉太阳穴,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。他感到

眼睛有些肿胀,很想在车里迷糊一阵,但就是睡不着。昨晚在省农

业科研中心开了半晚上会;会完后又失眠了很长时间。他现在很

困惫,但又很清醒。
他是昨天上午到达位于黄土高原和中部平原接壤处的这个著

名的农业科研中心的。本来他很早就想到这里跑一趟,但一直挤

不出时间来。他对这个农科中心抱有极大的希望。这里有农学

院、林学院、省农业科学院等十几个科学研究和教学单位,拥有科

技人员三千多人,仅教授和副研究员以上就有二百五十人左右,真
正是人才荟萃之地———这在全国也是不多的。毫无疑问,今后全

省农业的大发展,必须发挥这个科学中心的作用。
昨天出发时,他准备当天就返回省城———因为省上还有一些

紧迫的问题等待他解决。但他却推迟到今天下午才回来。
这个农业科研中心的所在地仅是一个小镇,几千名科技人员

的生活一直存在严重问题。粮、菜、煤、水和各种生活必需品根本

不能保障。他昨天一到那里,科学家们就纷纷向他诉苦。他立刻

决定晚上召开有关方面负责人紧急会议,研究解决办法。除过先

临时采取一些措施外,他准备返回省里后,着手研究将这里的镇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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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建制改为县一级建制,以便更好地解决这个远离大城市的科研

中心在后勤方面的问题。尽管这两天他又跑路又熬夜,疲惫不堪,
但他高兴的是他没有虚行这一趟。

现在,汽车已快要到省城了。南面逶迤的山岭已经显出了清

晰的面目,如同屏风一般立在天边。城市依傍着南岭,在广大的平

原地区展开,此刻在春雨中灰漠漠一片看不见从东到西的边沿。
汽车驶过郊外大片的蔬菜地和工厂区,进入了市内。
这季节的白天仍然是短暂的。当汽车上了二十华里长的解放

大道时,天色已经接近黄昏。加之天阴得很重,城市实际上已开始

了它夜晚的生活。
路灯映照着积水的街道,像一条条灿烂的银河。两边的人行

道挤满了匆匆行走的人群,各种雨伞组成了一望无际的“蘑菇林”。
主干道上穿梭着各种车辆;一个接一个的岔路口,红灯绿灯在交替

闪烁。
“伏尔加”的速度慢了下来。
乔伯年侧过脸,看见外面几乎每一个公共汽车站,都拥满了黑

鸦鸦的人群。有的车站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,车上车下挤成一团,
迟迟开不走。他知道人们在这大雨天挤不上车是什么滋味;他也

知道这些人在抱怨,在咒骂,一片叫苦连天。
他在车里叹了一口气。
汽车终于折进了省委大院,缓缓地滑到了他的家门口。
这是一个空荡荡的院落,有一座二层小楼。这地方原是一位

常委的住所,几年前他调走后房舍一直闲置着。这是省委大院里

比较陈旧的一所住家宿舍。乔伯年到职后,省委办公厅把他的家

安排在已调到中央的原省委书记住的地方———那里条件当然要好

得多。但他就看上了这地方。一来这地方闲置着,二来有个大院

落,他还能在其间营务点什么庄稼。他有个癖好,爱在自己住的地

方种点玉米什么的。在他看来,即使从欣赏的角度来说,庄稼比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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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花异草也有一种更为淳朴的美感。
乔书记走进自己的小院子,不免惊讶地愣住了。他看见一些

人正在他的院子里移花栽草,忙乱成一团。对他来说,这是一种破

坏,而不是美化。
“谁让你们移栽这些东西呢?”他问其中的一个人。
“张秘书长。”那人回答他。
“你去叫他到这里来一下。”
那个人走后,他对其余忙碌的人说:“你们不要搞了,这些花草

从哪里移来的,再移回到哪里去。”
这些移花栽草的人都停止了干活,一个个面面相觑,不知他们

把什么弄错了。
这时候,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。
“谁叫你在我的院子里搞这些东西的?”他问张生民。
门牙不知怎么缺了半颗的张生民,咧开嘴难为情地笑着,吐字

不清地说:“我寻思你院子里光秃秃的,因此就……”
“我准备在这地方种点庄稼呀!”
种庄稼? 张生民和其他人都愣住了。
秘书长只好叫众人把这些花草又移走了。
乔伯年这才进了家门。
他先上了二楼的卧室。
秀英正在床上躺着。她没说什么,像往常一样,只冲他笑了

笑。这笑容使他浑身一下子松宽下来。他现在才感到瞌睡得要

命,真想马上在她身边躺下来迷糊一阵。
但他还有许多事要做,不敢睡着了。再说,还没吃晚饭呢。
他问老伴:“没什么吧? 药吃了没有?”
“没什么。晚上的药还没吃。”
他在起居间洗了一把脸,就走到楼下的会客室里。保姆小陈

给他沏了一杯茶。他抿了两口,就走到厨房里,准备帮小陈洗菜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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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被小陈硬拦住了。他就又动手为秀英熬中药。因为老伴多年

生病,他已经是个“老熬家”了,熬药的经验很丰富,足可以编一段

“熬药三字经”。只要他在家,秀英的中药都是他亲自熬。
他把砂锅放在火上,和小陈开始拉呱起了家常。他东拉西扯,

询问她家里的各种情况。小陈是位初中毕业的农村姑娘,刚到他

家来,大概因为他是“大官”吧,这孩子一直克服不了拘谨。他想尽

量使她很快随便起来,就像自家人一样,比方说,他在家里做错了

什么,她也敢批评和纠正他,就像他的小女儿虹虹对他一样。
当他把第二遍中药搀好凉水重新放在火上后,突然记起了一

件事。
他很快出了厨房,来到电话间,迅速要到了张生民。他让生民

通知市委和市上一些部门的负责人,明天早晨上班前都到省委来。
他告诉生民他要这些负责同志来干什么。不过,他让生民先不要

给市上的领导说明。
明天要做的“文章”,是他刚才在汽车上“构思”的。
乔伯年打完电话后,先看着让秀英吃完中药,然后自己才开始

吃晚饭。
他还没吃完饭,门铃就响了。他知道,今晚的第一批客人已经

登门了。
小陈领进来的是省委副书记石钟。老石是来和他谈南北几个

地区领导班子调配问题的。同来的还有省委组织部长和组织部干

部一处的处长。他们见他还端着碗,就劝他吃完饭再说。
乔伯年一边吃,一边把他们领进会客室,说:“吃着谈着! 形象

是有点对不起大家,但这是在家里,你们都不是生人嘛!”
几个人都和他一起笑了。
当老石他们给他谈起黄原地区领导班子的考察情况时,提起

一个叫田福军的人,说这个干部威信很高,而且很有能力。
“田福军?”乔伯年停下筷子,瞪住眼睛想了半天,说:“这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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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好像熟悉,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了……”
几位管组织的同志谈完情况后,他接着指示他们再做详细的

考察工作,以便很快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。
老石他们告辞后,他家里先后又来了四五批客人。有谈工作

的,有反映问题的,也有来告状的。有些是他事先约好的,有些谁

知是从什么门道里闯进来的……一直到十二点,他才从烟雾腾腾

的会客室出来,摇摇晃晃地上了二楼,走进自己的卧室。
太累了! 他躺倒在床上,顾不得和秀英打个招呼,头一挨枕头

就迷糊了。他隐约地听见自己在呻吟。他感觉到了那只温热的手

关切地放在了他的额头上。他只来得及在心里对老伴说:“我没发

烧……”就睡得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第 二 章

一夜春雨过后,城市的空气中少了不少怪味道。省委大院里

鹅黄嫩绿,姹紫嫣红;小鸟在树丛中发出欢愉的啁啾。这个天地里

已经是一片春天的繁荣景象。天完全放晴了,东边的太阳正从一

大片楼房后面吃力地爬起来。
乔伯年比往常提前一刻钟吃完早点,换了一双圆口黑斜纹布

鞋,准备过一会就离家出走。
这时候,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来了。秘书长告诉他,除过

市委和市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,他今天早上又通知了省上所有的

新闻单位,让他们派记者来,采访今天上午这次“重大活动”。
乔伯年生气地问:“这算什么重大活动? 为什么要让记者来?”
生民嘴里漏着气说:“你要带着市委领导亲自去街上挤公共汽

车,这种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报道出去,一定会引起全省的震动!”
“生民同志,这是去工作,而不是去制造一条新闻! 这个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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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绝大部分人每天都在挤公共汽车,我们去挤一次,又有什么了不

起! 你赶快去打电话,让新闻单位不要派记者来!”
秘书长在一刹那间愣住了。他心想:这不又是一条新闻吗?

省委书记去挤公共汽车,还不准新闻记者报道!
但他很快反应过来他不敢违抗书记的指示,赶紧掉转身出去

打电话。
到外面的时候,张生民一路走,一路想:看来用老办法已经不

能适应这位新书记的要求了。但怎样才能适应老乔的要求呢? 作

为省委常务副秘书长,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于一种传统的思路和传

统的工作方法,而且前任书记对他的工作一直是很满意的。唉,他
现在不会工作了! 接二连三地弄巧成拙! 原来自视自己的一套是

“创造性地工作”,现在却都成了画蛇添足。
张生民打完电话,刚出了院子,就看见一溜小轿车鱼贯进入省

委大院———这是市上的领导们来了。
他赶忙迎上去,把这些人领进了小会议室。
市委书记秦富功问张生民:“开什么会?”秦书记的确有点纳

闷,开会前不知道会议内容,这种情况他一生中遇得还不多。至于

市上的其他负责人,恐怕更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———他们

或许猜想:是不是国家又发生了什么重大政治事件? 这种事件通

常都是先给他们这一级领导传达的。
张生民露着缺了半颗的门牙,索性也故作神秘地对秦富功笑

了笑,说:“等一会乔书记就来呀,到时你们就知道了。”
当乔伯年进入小会议室时,所有的人都从沙发里站起来。
他和大家一一握了手,也没坐,立在茶几前说:“今天把同志们

找来,不说别的事。咱们一块去坐一次公共汽车怎么样?”
秦富功和市上来的所有领导都互相瞪起了眼:去坐公共汽车?
不过,大家在一刹那间也就明白了过来:省委书记要深入基层

了解情况,解决群众坐车难的问题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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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富功立刻有些尴尬地检讨说:“市上的工作没有做好。这样

一些小事情都让乔书记操心,我们感到很过意不去……”
“同志们,这可不是小事啊! 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要坐公共汽

车,而且大部分工人、干部和市民上下班都要依靠公共汽车,这是

城市生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,几乎和本市所有公民都有关系,怎么

是小事呢? 什么是大事? 难道整天泡在会议里,发些不痛不痒的

言论,做些可有可无的决议,就是大事吗? 不,我们现在要从根本

上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观念和工作作风……好了,今天我们把会议

搬到街道上去开吧!”
秦富功等人都连连说:“好! 好!”
张生民补充说:“乔书记这样做是要了解我市公共汽车的实际

情况,为不惊动四方,请大家出去不要公开身份。”
张秘书长见省委书记赞同地点了点头,知道他的这个补充不

是画蛇添足。
紧接着,乔伯年一行人就相跟着步行出了省委大院,来到了街

道上。
他们先到一个就近的公共汽车站,准备坐四路公共汽车在解

放大道六路口下车后,再换坐一趟电车。
此时正值早晨上班的高峰期,公共汽车站挤满了黑鸦鸦的人

群。他们站在这人群里,也就是一些普通人了,看上去像外面来这

个城市开会或办事的干部。街道两边,自行车像两股洪流,向相反

的方向滚滚而去,并且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巨大的漩涡。
过了近十分钟,四路车还不见踪影。人群中有的伸长脖子向

大街的南面张望,有的在焦急地看腕上的手表,有的已经开始咒骂

了。
秦富功等人也焦躁不安地向南面张望。他们多么希望这该死

的汽车早点来啊! 此刻,他们专心致志地等车,已顾不得和省委书

记说两句闲话,以掩饰这令人难堪和不安的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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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一辆大轿车从远方驶来的时候,市上的领导们如同看见了

救星,脸上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。等车的人都争先恐后拥到

半街道上,准备拼搏一番。但是,这辆车驶近的时候,大家才发现

不是四路公共汽车。秦富功等人脸上的笑容即刻消失得一干二

净,再一次陷入到困窘之中。周围的人群里发出一片唉声叹气。
一刻钟以后,一辆四路车终于从南面驶过来了,而且上面空无

一人。车站上的人再一次骚动起来,等待这辆车靠近。
可是,汽车甩站而过,风驰电掣般跑了。人们只好朝着远去的

汽车连声叫苦。
乔伯年不言不语立在人行道的一棵中国槐下。秦富功就像挤

过一趟车似的,拿手帕不断揩自己汗津津的脸。市交通局长掏出

圆珠笔,把刚才甩站的那辆四路车牌号记在了本子上,脸上的表情

似乎说:哼,鬼子孙,等着瞧吧!
五分钟以后,四路车终于来了。
这下一家伙就来了四辆,像蜻蜓交尾似的,亲密地连在一起,

徐徐进站了。
尽管这个站的人都能上车,但人群还是进行了一番疯狂的拥

挤,以便上去抢占座位。有时候两个胖子别在车门上互不相让,后
面的人就像古代士兵抬杠攻城门似的,齐心合力拥上前去打通阻

塞。
等乔伯年一行人上了第三辆车的时候,已经没有座位了。
张生民赶忙指着乔伯年对旁边一位坐着的姑娘说:“请你给这

位老同志让个座。”
那姑娘嘴一撇,扭过头去看街道上的景致,把张生民的话没当

话。
“算了,算了,”乔伯年用一只手抓住悬空的扶手杠,“就站一会

好了。”
因为一下子来了四辆空车,车内现在还不挤。他们后面的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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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辆车甚至空无一人,好像是跟着前面的三辆车跑龙套。
“你们为什么四辆车跟在一块跑呢?”乔伯年问他身边售票的

小伙子。
“不为什么。”售票员连看也没看他一眼。
“为什么不间隔时间一辆一辆放车? 这样不是更好一些吗?”
“为什么你嘴这么多?”售票员斜瞪了乔伯年一眼。
“你服务态度怎这么不好!”秦富功气得脸煞白。
“态度不好又怎样? 你要什么态度?”
市委书记气得张口结舌,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。根据“规定”,

他不能让这位态度蛮横的售票员知道他现在顶撞的是些什么人。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市交通局长在旁边恼怒地问。
售票员冷笑了一声,理也没理。
交通局长正准备掏圆珠笔和笔记本,这时车已经到了下一站。

车门“哗啦”一声打开,上面的人还没下完,下面的人就像决堤的洪

水一般涌进了车厢。一刹那间,几位领导就被挤得一个找不见一

个了。
乔伯年一下子被拥到了一排座位中间,两条腿被许多条腿夹

住纹丝不能移动。他赶忙躬下腰将两手托在车窗旁的扶手杠上。
幸亏他身后有两个小伙子顶着后面的压力,否则他就根本招架不

住了。
汽车开动后,省委书记半趴半站,透过五麻六道的车窗玻璃,

看着外面的街道。新建的大楼和破旧的房屋参差不齐地拥挤在一

起。偶尔有一座古塔古亭,在一片灰色中露出绚丽的一尖一角,提
醒人们这个城市有着古老的历史。新和旧,古老和现代,一切都混

同并存,交错搀杂;这就是这个城市的风貌———由此也可以联想到

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……
太阳刚出来不久,水泥街道已经晒干了。但人行道上还存留

着雨水的痕迹。所有的街道都是肮脏的。行车道上一片尘土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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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,人的视野被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。解放大道中央雄伟的明

代钟鼓楼本来应该在目力所及之内,也已经被黄尘罩得不见了踪

影。街道两边的铺地花砖积了厚厚一层泥垢,像一条条乡间土路。
许多店铺的门面和牌匾,如同古庙一般破败。清洁车堆载如山,一
路疯跑,把垃圾撒得满街都是……唉,这一切都太令人沮丧了。人

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,胸口就像被什么堵塞了似的憋闷,甚至想无

端端地发火。就说这公共汽车吧,坐一段路,比干几个小时活都

累。此时,已经不知被挤到什么地方的市委领导同志们,会有何感

想呢? 哼! 多么轻松! 把这样严重的问题看做是“小事”! 好吧,
自己体验一下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!

又过了一站的时候,乔伯年看别人买票,才反应过来他也应该

买票。是啊,常不坐公共汽车,竟然连这种基本的观念都忘了。
他一只手用劲握着扶手杠,腾出一只手在口袋里摸钱。身上

没有零钱,他只好掏出一元人民币,对售票员说:“到六路口一张

票。”
“八路口下! 六路口不停车!”售票员说。
“六路口不是有站吗?”乔伯年问。
“有站也不停!”
“为什么?”
“什么也不为!”
“那要是六路口下车怎么办?”
“不停你下什么?”
“有站为什么不停?”
“早说过不停! 你耳朵长到哪儿去啦?”
“小伙子,你难道不能把话说和气一点吗?”
“要听和气话回家找老婆去!”
乔伯年气得手都有点抖了。他强忍着说:“那就买张八路口的

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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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拿零钱! 找不开!”
“你手里不是有那么多零钱吗?”
“零钱是为你准备的?”
乔伯年索性不再和这个蛮横的售票员争执了。
这时候,他背后的一个小伙子把他手里的钱接过去,声音坚定

地对售票员说:“把票卖了!”另一个小伙子也帮腔说话。售票员看

两个棒家伙出面,只好嘴里不干不净地说着,把钱接了过去。
乔伯年很感动地看了看他身后的这两个青年。他正想说句什

么感谢话,售票员把票和找回的零钱,像打人似的“啪”地掼在他的

手心里,把他弄得一个趔趄。
他身后为他买票的那个小伙子立刻将售票员的手臂一挡,只

听见售票员尖叫了一声,喊叫说:“啊呀! 我的胳膊……”
司机听见售票员的喊叫声,立刻把车停下来,并且跳出驾驶

室,绕后门挤进车内,大声喊:“捣乱分子在哪里?”
汽车里顿时乱作一团。乔伯年想不到会突然出现这样的事。

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,他身后的那两个小伙子一边用手把

众人豁开,一边架着他出了车厢。售票员和司机紧撵着跳下车来,
要揪扯他们。

张生民和秦富功等人也拼命从车里挤下来,紧张得满头大汗

跑过来。生民拨开围观的人群,大声喊:“干什么! 干什么! 这是

咱们省委书记!”秘书长一着急,竟然自己先“泄密”了。
但售票员和司机怎么可能相信省委书记挤公共汽车呢? 他们

嘲笑地说:“别他妈的糊弄人了! 撒泡尿照照,看这家伙像不像个

省委书记? 都上车! 到公司去! 一人罚款十元!”
“胡闹!”市交通局长对这两个狂妄的家伙吼叫说。他掏出圆

珠笔和笔记本,问:“你们叫什么名字?”
“别咋唬! 快上车!”司机喊叫说。
气急败坏的交通局长只好跑到车后记牌号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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